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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微山岛，返回济南。路经
邹城市(原邹县)时，一看时间还早，
当即决定去看一下神往已久但始
终无暇参谒的三孟。

三孟在格局上与三孔相同，分
为孟庙、孟府、孟林三处，但在规格
与规模上较之三孔差得太远，这又
岂仅是亚圣与至圣之区别？

偌大的孟庙，游人寥落，冷清寂
静，这使我想起了几年前发表的《落
寞的孟子》。不过，这样的气氛，倒使
我的参观更为从容。手持一只相机，
进棂星门，过亚圣坊，经康熙碑，越
天震井，瞻亚圣殿。从西路转到致敬
门内，意外看到一块官箴碑。

这块官箴碑初看并不起眼，但
形制较为特别，没有碑首与碑座，
方柱体结构的碑身，四面镌刻着
仁、廉、公、勤四项内容的箴文，碑
侧竖有木牌说明，此碑系明代万历
年间(1573年-1620年)邹县知县梁州
彦所立，明清时立在邹县县衙内，
上世纪五十年代移入孟庙。碑文为
南宋时人王迈所撰。王迈(1184-1248

年)，字实之，自号臞轩居士，著名诗
人，福建仙游人。

碑侧的说明展板，清晰地印出
官箴原文，肯定是为方便今人，每
幅官箴都附上白话译文。原文约
360字，且做一回文抄公：

[仁]古者于民饥溺，犹己饥溺。
心诚求之，若保赤子，于戏！入室笑
语，饮醲啮肥；出则敲扑，曾痛痒
之。不知人心不仁，一至于斯。淑问
之泽，百世犹祀。酷吏之后，今其余
几？惟甘小人，而不为君子。

[廉]惟士之廉，犹女之洁，苟一

毫之点污，为终身之玷缺。毋谓暗
室，昭昭四知。汝不自爱，心之神明
其可欺？黄金五六驼，胡椒八百斛，
生不足以为荣，千载之后有余戮。
彼美君子，一鹤一琴，望之凛然，清
风古今。

[公]厚姻娅，近小人，尹氏所以
不平于秉钧；开诚心，布公道，武侯
所以独优于王佐。故曰本心日月，
利欲蚀之。大道康庄，偏见窒之。所
信偏，则枉直而惠奸；喜怒偏，则赏
僭而刑滥。唯公生明，偏则生暗。

[勤]尔服之华，尔馔之丰，凡缕
丝与颗粟，皆民力乎尔供。居焉而
旷厥官，食焉而怠其事，稍有人心，
胡不自愧？昔者君子，靡素其飧。炎
汗浃背，日不辞艰；警枕计功，夜不
遑安。谁为我师？一范一韩。

全篇文字浅易，无须翻译，有
两处用典略作解释。“廉箴”中之

“四知”，当指东汉杨震却金故事。
王密送杨震十金，称“暮夜无知
者”。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子
知，何谓无知？”(《后汉书》卷五十四)

“公箴”之“尹氏”，当指宋太宗赵光
义的皇后尹氏。而“勤箴”中的“一
范一韩”，系指北宋两位名臣范仲
淹与韩琦。看来作者是将范、韩二
人作为从政之楷模。

回济后，查阅资料，得知碑文
末端尚有“汝南后学梁州彦”的一
段跋文，主要介绍官箴撰者王迈其
人其文，道是“先生以词章起家，为
时作者。至于忠义大节，尤为凛然。
异代而下，读其词，可想见其人，令
人有廉顽起懦之思焉”。然后叙及
刻石立碑之初衷，“凡我同心，宜勒

一通，置之座右。当夜气清明时，良
心发露，未必非砥砺名行之资也。”

原碑因年代久远，或因风化而
字迹脱落、残缺或模糊。在孟庙游
览，旅游商品部一位先生大约看出
我对文物的兴趣，极力推荐当地一
位文史学者出版的《孟子林庙历代
石刻集》。然而，关于这通官箴碑，
无论是这部专著的整理，还是原碑
一侧的说明，都有不少舛误之处，
甚至只是一些点校断句方面的简
单错误。原文不能妄加添减，通过
网上搜索，发现南宋末年学者叶厘
曾有笔记体著作《爱日斋丛抄》，在
其卷四中收录了这篇官箴，而且每
则均标以篇目，如《律己以廉》、《抚
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
三种文本相对照，我对明显错漏之
处作了一些校正与补缺，仍不敢说
没有舛错之处。

官箴是我国古代官场的一种
文化现象。在皇权专制政体之下，
从根本上说，官员从政是服务于一
家一姓之政权，同时，深受儒家文
化浸染的士大夫群体，又致力于追
慕与实践“修齐治平”的政治理念。
官箴的取向与价值，往往不涉及国
体政体，仅属于官员从政的自律范
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邹城市今
天的从政者看到了传统文化的现
实意义，他们注重挖掘历史文化资
源，致力打造“本土化”的廉政教育
品牌。其中一项活动就是以这通仁
廉公勤箴言碑为基础，设计制作办
公桌摆件，时刻警示党员干部自警
自励。古为今用，可见一斑！不知
收效几何？

【传统大家谈】

孟庙读官箴 □安立志

思

想

光

华

文

字

魅

力
A
15-

A
17

星
期
一

2015
.1
.5

我把妈妈的骨灰埋在我挖过煤的那座大山的山冈上。石碑俯瞰
着那条由北京蜿蜒西来的铁路。

我十八岁那年，列车就是顺着这条铁路，把我送到这里当了一名
采掘工人。十年以后，二十八岁，当春风重新吹拂中国大地的时候，我
揣着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又是顺着这条铁路，迤逦东去，寻回我
少年时代便萦绕于心的文学之梦。

我没想到，妈妈的坟居然就正对着这条令人百感交集的铁路线。
尽管是巧合，却不能不使人怦然心动。如果说，这是因为我想到了人
生际遇的沉浮兴衰，想到了妈妈可以在这山冈上为她的儿子感到自
豪和欣慰，那么，我也未免过于肤浅了。妈妈毕竟是妈妈，她当然自豪
过、得意过，为儿子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为儿子出版的第一本书，为儿
子获得的第一篇评论……然而，妈妈绝不是千千万万望子成龙的妈
妈中的一个。我接触过不少望子成龙的妈妈，她们所能给予自己子女

的，只是一种出人头地的焦虑。除了这焦虑，子女们一无所得。我的妈
妈绝不想让儿女们为自己挣回点什么，哪怕是一个面子。她从来也没
跟我念叨过“争光”、“争气”之类的话。她甚至告诉过我她并不望子成
龙，她只希望自己的子女自立自强、自爱自重，度过充实的一生。我当
工人的时候，妈妈对我说：“你是不是还应该坚持每周一书？同是工
人，我相信，有人活得很贫乏，有人活得很充实。别怨天，别怨地，也别
怨生活对你是不是公正。你只能自问是不是虚掷了青春？”我当作家
以后，妈妈对我说：“得意的时候，你别太拿这得意当回事，省得你倒
霉的时候想不开。其实，只要自己心里有主意，倒霉了，也可以活得很
好，知道吗？”坦率地说，和许许多多的儿子一样，妈妈的话并不句句
中听，自然也就不能声声入耳，特别是当儿子有点“出息”了以后。可
是，当你在人生旅途上又走了一段以后，你忽然发现，妈妈这平实的
劝诫中蕴藏的是一种宠辱不惊的人生信念、自我完善的人格追求，焉
知这不正是妈妈为儿子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

我当然不会忘记妈妈是怎样领我去叩文学之门的。不过，对于我
来说，最为铭心刻骨的，还是文学以外的事情。

我的学生时代，家境并不宽裕。父亲虽然在大学教书，却也不过
是个讲师。父母除了抚养姐姐、妹妹和我以外，还要赡养奶奶、外祖。
我记得小时候，父亲给年龄尚小的妹妹买来苹果增加营养，我和姐姐
只能等在一旁，吃削下来的苹果皮。我的裤子穿短了，总是由妈妈给
接上一截。当接上两三截的时候，妈妈就笑着对我说：“看，你这模样
简直像个少数民族了！”比起那些地处边远、温饱难继的人们，这当然
也算不得什么，可是我读书的学校，是一个高干子女集中的地方。那
些政治地位优越、衣食无愁的同学，每逢假日，坐着“华沙”、“胜利”翩
然来去。新学年返校，这个谈北戴河度假，那个谈中南海做客，我辈寒
士子嗣，自尊心岂有不被伤害之理？我永远忘不了班上一个高傲的女
同学，穿着一件蓝灯芯绒面的羔羊皮大衣，雍容华贵，使我不敢直视。
每当看见那件皮大衣的时候，我就要想起自己的妈妈穿的那件旧皮
袄。那是妈妈从南方调来北京和爸爸团圆时，为了抵御北方的寒风，
在旧货店买的。那是一件由无数块一寸见方的碎皮子拼成的皮袄，每
年冬天，我都看见妈妈小心翼翼地在那些碎皮子间穿针走线。我常常
伤心地想，我妈妈穿的衣服，都不如这些女同学啊！这感受，被写进了
我的日记，它是不可能不被妈妈看见的，因为她每周都要对我的日记
作一次评点。

“你怎么这么自卑？你想一想，自己什么都不如人家吗？”妈妈问。
想了想，我说当然不是，我的书读得比他们多，作文也写得比他们好。

我告诉妈妈，我错了，我不跟他们比这些。
“那你觉得怎么想才是对的？”
“比读书，比学习。”我说。
妈妈笑了，说：“这当然不坏。不过，慢慢你就明白了，读书、学习

也不是怄气的事，干吗老想着‘比’？你得学会把读书、学习、思考、创
造都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我这话你大概理解不了，以后再说吧！”

我当时的确是似懂非懂，只有当我十八岁以后，一个人借着矿区
宿舍一盏自制的床头灯，偷偷读《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又偷偷开始
写一点什么的时候，才渐渐领会了妈妈这段话的深意。那是“黄钟毁
弃，瓦釜雷鸣”的时代，而我，不仅从事着最艰苦的职业，而且政治上也
屡经坎坷。连我自己都颇觉奇妙，十年光阴何以如白驹过隙，忽然而
已。尽管迷茫，却不空虚；尽管苦闷，却不消沉。我把一颗心完全沉浸在
写作和读书里。书，大部分是妈妈利用分管图书馆之便，偷偷借给我
的。坦率地说，也有一部分是我溜进矿上列为“四旧”的书库，偷出来
的。“读书人，偷书还叫偷吗？”孔乙己的这句话，常常被我引以自嘲。

当你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会觉得活得那样忙碌而充
实。你不再怨天尤人，也不再度日如年。你渐渐地理解了，你的妈妈不
可能留给你万贯家财，她甚至也不大关心你是否能吃上文学这碗
饭——— 我猜想其中不乏余悸和苦衷。你的妈妈最关心的，是她的儿女
是否能选择到一种有意义的活法儿。这活法儿使他们即便身处卑微，
也不会失去自立于同类的尊严感，不会失去享受充实的人生的自信。

□推荐语
一般的父母教育孩子，总会教他们不要跟别人比吃穿、比物质，要

比读书、比学习，但作家陈建功的母亲对此却并不赞同：干吗老想着
“比”？在这位充满大智慧的母亲的期望中，读书、思考、创造，并不是让
孩子去获得所谓成功的工具，而是生活的一部分。人生在世，成功或许
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选择一种有意义的活法并且享受这种人生。

【经典新读】

妈妈在山冈上
□陈建功

母亲今年八十多岁了，依然精
神矍铄，意识清醒。平日陪母亲聊
天，聊得最多的是对他人的“帮”。

生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母
亲裹着一双小脚，她是家中长女，
有三个亲妹妹，还有叔伯弟妹三
个。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她的父亲
就去世了，没几年她的亲婶子又去
世了。两个家庭，一个失去“顶梁
柱”，一个没有“内当家”，我的小姨
失去爹时只有六七岁，我的小舅没
娘时出生才几天。当时的困难可想
而知。就这样，我的母亲迈着缠坏
的“小脚”帮了自家又帮叔父家，含
辛茹苦把几个妹妹和弟弟带大。几
十年间，妹妹体面地出嫁成家，弟
弟适龄结婚生子，如今都已子孙绕
膝，我的母亲仍然关心着他们及其
子孙的生活。

母亲嫁到我们张家后，又成了
张家的主要依靠。我的爷爷老实巴
交，奶奶小脚难以负重，父亲是独
子又多病。一开始父亲在乡工商所
里有公职，后来在三年困难时期退
职回家，身体病弱，老老少少一大
家子，母亲的付出非他人能比。她

要照料好公婆、养育儿女，还要下
地挣工分养家，同时邻居家的忙也
少不了要她“帮”。谁家男孩娶媳
妇，帮新人缝被褥少不了她；谁家
女孩出嫁办嫁妆，她更是当仁不
让。不客气地说，正是母亲的一手
好针线活，使我们兄妹五个从来都
是穿得有模有样，也使我的近门姑
姑、姐姐出嫁时能风风光光。可这
一切都是母亲伴着煤油灯，用“纺
车”拧出来、用“织机”织出来、用“针
锥”缝出来的啊。一直到我大学读
书，穿的仍是母亲织的粗布衣，盖
的是母亲缝的粗布被。

母亲爱帮人，但她有她的原则。
只要不违法违规、她认为可帮的，无
论亲戚、邻居、村人，谁上门她都面
不拒人。早年我家的自行车被借过
半个村子，近一二十年家里条件好
了，帮过的人更是无从计算。母亲是
老式女性，但思想从不保守，对当下
人情世理有清醒的认知。她帮人无
数，却从不挂在嘴上，更不记在心
上，她说人不能施恩图报，“人家正
是有难处才找你帮忙的，你若要了
人家的东西，吃了也不能安生。”农

村没什么贵重物品，即使有人给她
送几个鸡蛋，她也要给人家退回去。
有时怕当面退伤了情面，她会事后
再回赠同样价值的东西。她常说：

“我儿女都出息能挣钱了，邻里乡亲
的不容易，哪能留人家的东西？”

因为热心肠，母亲在老家给我
接了不少“活”；因为不求回报，母
亲也帮我挡了不少“事”，更代我拒
了不少“礼”。她虽然识不了几个大
字，却自有一套判断“好人”“坏人”
的尺度、处理“是”与“非”的标准。她
交待我们“帮”人的原则是：孩子上
学难的要帮，孩子找活干的要帮，
家里有急难事的要帮；偷鸡摸狗被
管治的不帮，闹家务打官司的不
帮，占便宜坑公害人的不帮。从政
四十年来，我一直恪守着母亲的教
诲，传承着母亲带出的良好家风。
正如母亲所说：“人生一世，得让人
家说咱有份热心肠，不能让人家说
咱难讲话。”她乐于助人的基因已
深植我们兄弟姊妹心中。

这就是我的小脚老娘——— 一
位八十多岁的最平凡不过的爱帮
人的乡下老人。

【我家家教】

□张德宽

过洋节谈不上崇洋媚外
有人说，春节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图腾，也是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每

到过年，乡愁就是一张薄薄的车票，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哪怕回不了家
也会寄一分相思，留几多忧愁。试想，对于普通国人来说，圣诞节有如
此魅力吗？如果做调查，过春节的中国人一定远远超过过圣诞节的中
国人，而在过圣诞节的中国人中，也多数不会排斥春节。因此，过洋节
既谈不上崇洋媚外，更谈不上数典忘祖。 ——— 王石川(媒体评论员)

办儒学学堂教礼节是自打嘴巴
现在某些所谓的儒学课堂上经常得意地说，学儒学之

后家庭矛盾减少了，小孩懂礼貌了。我认为学儒学即使有
这样的效果，同时也反映了一个事实——— 当地的家庭教育
和义务教育彻底失败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讲礼节、尊
重别人、尊重自己，大家平等相处都是父母应该从小教育
小孩的，而义务教育阶段应该讲现代社会的礼节、现代人
的相处之道。假如这些都不懂，还要再办儒学学堂来教礼
节，那就是自打嘴巴。 ——— 袁伟时(中山大学教授)

【百家之言】

我的小脚老娘爱帮人


	A15-PDF 版面

